本檔案未經整理
新基督論中的神修 —— 重新認識耶穌                             Paul J. Philibert. O.P. 著

                                                               譚   璧  輝        譯

幾世紀以來，耶穌在瑪十六13中所提出的問題：「人們說人子是誰？」 一直在人的心靈裏反覆低徊。近年來，不少基督論方面的著作對這問題提出驚人而富有挑戰性的回答。這些新著作的共有主題注定將在神修及對基督的虔誠上引起反應。這問題涵蓋很廣，其發展的根源可以追溯很遠，其含義極為豐富。在許多可能的看法中，我只擧出幾個，並且把重點集中在許多新基督論中的神修上，並藉此來看人類行為的複雜性。在本文中，我將提出三個題目：(一)歷史中的耶穌是了解天主，以及發現真實基督徒生活的關鍵。(二)天主子耶穌所顯示的是一種奧秘，與哲學及宗教的想法大異其趣。(三)耶穌召請基督徒效法祂獨立自主的榜樣，而不是如幼兒般的依賴祂。
歷史中的耶穌
不同的棘手問題使我們很難建立耶穌所代表的意義。正如聖經批判學所指出的，福音並非傳記、新聞報導或史書。新約著作是以信仰觀點寫成，並且是向追隨信仰的人所發表的；因此，信德是了解經文內容的必備條件。福音作者所寫的一切，是出自他們在一個團體裏發現耶穌，祂生活在這團體中，成為團體成員的啟示及模範。學者們迫使我們在新的光照之下將聖經視為天主之言。這同一研究聖經的運動幫助人了解聖經的經文是受到其寫作歷史環境的約制，但也使另一些人把耶穌只當作一位富有浪漫氣質的宣道者及道德家。當人一旦發現新約的記載並非全部如新聞報導一般的事實時，似乎便可以丟棄所有自己認為不可相信的片段，而挑選自己以為有價值的章節，推薦給讀者，作為道德的規範。十八世紀時，多默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已開此例，以他的名字出版的聖經(Jefferson Bible)便是一本將一些挑選出來能啟廸人的章節編輯而成的聖經，並且强調適合於當時紳士與淑女的一些價值。
現在，我要提出兩種極端的主張，基要主義與宗教自由主義：前者認為聖經上的每字每句都是不可改變的法律；後者則將聖經中任何令人無法思議的章節都刪除，認為它們毫無意義。在這兩種極端之間，聖經註釋家發現耶穌所宣講的是關於天國的事，而不是關於教會的事。雖然即將來臨的天國是一項很大恩典，但是，它也是對我們對事物的了解的一項審判。耶穌並沒有提出一套深奧的教義，而把天主哲理化，祂只要人注意天主所賜的自由，完滿的生命，並且使那些因文化或個人壓迫與天主恩賜隔離的人獲得天主的救恩。
基要主義者將耶穌視為幻像的基督(祂具有完全超性的性體，只是假裝是人)；而自由主義人士將耶穌視為一位浪漫的夢想者，祂講出了許多令人難忘的格言。以歷史觀點尋求「在基督信仰前的耶穌」(Jesus before Christicrity) 1.，則比這兩種錯誤論調要求更多更深的研究。現在，我們擧出一段Jon Sobrino的論點：「耶穌以『為』人類生活的方式『為』天父生活。這兩種『為』別人的生活方式在耶穌身上完全配合一致。這便是祂如何並為何成為天主子的原因，也是祂如何並為何一方面能在與天主的關係上，一方面在為人的現實上，都能達到完滿的原因。」2.

神學家Leonardo Boff為這項討論提出以下的背景：
耶穌時代的猶太宗教，一切事都有法律的明文規定，首先是人與天主的關係，然後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良心受到法律的壓制，而耶穌却公開反抗這些奴役人的法律規定……
耶穌宣講的主題既不是祂自己，也不是教會，而是天國。天國意謂着人心中所渴望的理想國的實現，便是人類及宇宙的完全自由。那是這古老世界的新景象，這世界現在充滿天主的恩寵，並且與自己和好3.。
耶穌以祂自己的行為具體地將祂的宣講表現出來。在福音中，耶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瞎子、跛子、癱子、痳瘋病人、饑餓者、罪人、妓女、稅史、附魔者、勞苦者、愚昧無知者、弱小者、以及以色列的迷路亡羊等各類的人身上。Albert Nolan的解說如下：「今天，有些人將上述的各類人視為較低階層的人士；有些人稱他們為受壓迫的羣眾。」(N21)無論如何，這些人都被認為不需要人的尊重、自尊、以及天主的仁慈。「雖然耶穌來自中產階級，這對祂也沒有任何不好的影響；但是，祂却與最低下的人交往……由於他與他們打成一片，使他出於自決地成為社會所排斥的人。」(N27)福音極明確的記載祂為什麼要這樣做，因為祂同情眾人。「在全部福音中，即使在不曾用「同情」一詞的經文中，我們可以仍能感覺到同情他人的行動。耶穌一再對人說：『不要哭』，『不要愁』，『不要怕』……當每一個人都對雅依洛女兒復活的奇蹟感到驚訝時，祂所關心的是給這女孩一些食物吃」(N28)。
耶穌經常不斷找尋能帶領人超越他們障礙的途徑，這些障礙是他們受苦受難的原因。馬爾谷為要彰顯耶穌的關切，收集了耶穌行奇蹟的故事；雖然他的敍述中有許多的增添及戲劇性的誇大，却仍使人相信耶穌確實曾以異乎尋常的方式為人驅魔、治病，並賜人能力。Nolan說，甚至更不尋常的就是，福音作者十分注意去發現奇蹟，「他們却忠實的記載耶穌極不願意行奇蹟」(N35)。法利塞人一再要求一個來自天上的徵兆，好能證明耶穌的使命是真實的，耶穌屢次拒絕在他們面前行奇蹟。「凡認為耶穌行治癒奇蹟的動機是在證明祂是默西亞或天主之子的人，他便完全誤解了耶穌」(N36)。祂的願望是解除人的痛苦，將人由「必須受苦的命運主義」中解救出來。耶穌常把奇蹟歸功於信德：「你的信德救了你』」「祂並不認為自己對同情、信德、及奇蹟般的治癒有獨占的權利。他最盼望做到的便是喚醒祂四周的人的同情與信德。唯有藉着同情與信德才能使天主的能力在他們中間施展並發揮作用。祂奇蹟似的成功確實顯示出因着耶穌在人心中所催生的信德，天主正在祂的子民中，為解救人而工作。」(N36)
耶穌宣稱凡遇見祂的人，他們的罪都被赦免，耶穌的話使當時的人感到震驚。祂與當時的人密切的生活在一起，以具體行為證明祂所講的。其意義是明顯的，即是，祂接受他們，並願意成為他們的朋友。「祂對窮人及受壓迫的人的影響是很奇妙的。」(N37)其中有許多人成為祂的弟子，此外，例如匝開等人都回頭改過，重新作人；尚有一些其他的人，將耶穌的言論傳揚至天涯地角。Nolan評論道：「在耶穌為窮人與受壓迫者所做的一切中，最特別的後果便是喜悅……毫無疑問的，耶穌是一位極為愉快的人物，祂的喜樂如同祂的信德與希望一樣，具有感染性。」(N42)
在耶穌的教訓中，最具革命性的便是愛仇。這種超越社會地位及法律規條的愛，必定强於其他種類的愛，路加福音十四章中的誇張表達方式便是淵源於此，「凡不惱恨自己家人的人，不能成為我的門徒。」Christian Duquoc講到耶穌不要有仇人的決心時說道：「按照社會法律，一個團體的休戚相關，是因着創造一個仇人或代罪羔羊而得以加强；而耶穌不接受這種想法……。耶穌的聖德並非一種純潔無玷，如果它是指使人離開一切會傷害自己所願有的形象的東西。相反的，耶穌的聖德包含寬恕祂的一切仇人。」4.

Boff表達相同的思想：「因為這個世界按現有的狀況不能成為天國之所在地，所以必須接受徹底的改造。愛能使我們無約束地接受別人，並使自己完全向天主開放。不再有朋友或仇人，鄰居或陌生人之分，只有兄弟與姐妹。基督盡其全力創造使天國能突破障礙，進入這世界的條件，以及人類與宇宙的完全改變。」(B75~76)
然而，當時一如今日，這種改變的阻碍便是認為法律就是天主旨意的法律主義。耶穌使當時的人感到驚訝的是祂拒絕與那禁止人選擇自己生活的法律義務合作，而當時的人認為這種狹隘的作法是真正的宗教。今天，當耶穌的福音要求我們負起責任時，我們便感到困惑或害怕，因為我們害怕承擔要使自己成為自由人的責任。耶穌要將人由法律的桎梏中釋放出來，因此祂必須推翻法律。「耶穌使法律成為相對性的，好能達到其真正的目的」(B72)。人藉法律所建立的秩序不能解除人與人之間的疏離感，或驅除使人們彼此分裂的畏懼。唯有當人完全接受這種新的生活型態時，才能過自由自在的生活。耶穌的生活便是要告訴我們那是怎樣的一種生活，最後，這種生活使祂走上死亡之路。
耶穌的神秘之父
耶穌關於天國來臨的宣講包含對天主的認識及了解。我們要從天國許諾在未來的完成來看天主，而不是從過去的根源來看天主。根據Sobrino的論點：「耶穌宣講天國喜訊，告訴大家天主以恩寵及解救人靈之愛來接近我們。因為耶穌宣講的內容是如此，所以，祂的宣報不能只停留在言語上、愛的言語必須要以歷史行動具體表現出來。」(S 357)。通俗的宗教有將耶穌的意義遷就目前對天主的觀念的傾向，而不是讓耶穌的生與死所引起驚奇召叫人在靜默無語中面對天主。基督論基本任務使基督徒對天主的認識更加深刻。
基督論「必須反間，其對於天主、罪、釋放、超越等概念是否來自基督，而因此它們是基督化的概念，或者這些概念是從其他已知的現實經由邏輯推衍而來，與耶穌在歷史上的出現沒有什麼關係」(S 350)。
我們是否將我們對耶穌的解釋强行嵌入希臘思想中冷漠無情天主的觀念框架中，或者我們願意讓耶穌及十字架來領導我們超越我們本性的理解？我們是否勉强天主成全我們的期望，即是要祂實證我們人類的傳統有其價值，並處罰那些不遵從傳統的人；或者我們聽見耶穌堅持向我們說明，天主並非如此？耶穌要我們完全依賴天主，祂尤其關懷那些不被重視的人。「耶穌要求這些人相信一位大於正統信仰的天主。祂要求他們不要只考慮他們個人的情況……認為那是他們生活的終極可能方式，因為事實上，那並不是天主的終極可能方式。甚至違反法律的罪也不能成為天主的障碍，天主在恩寵中接近人，如此罪惡不致阻擋人抱有希望。」(S360)
宗教社會學家常說，宗教有助於社會把現況合法化的功能。宗教可能使一些看起來無理的傳統成為公平合理的。宗教人士也可仗着宗教之名而變得冷漠、殘酷，甚至斤斤計較。但是「耶穌揭發人們以宗教之名去控制別人的假面具，以及人以純人類傳統來操縱天主的奧妙的手段……。」耶穌宣稱天主以最高的自由行為接近人，出於完全的恩寵，因此，將天主仁慈之愛與出於法律規定的功行分開。人不再因為僅遵行宗教儀式而確實能感到天主的讚許。「並非僅僅向天主奉獻物品，他們也應奉獻整個的自我，以及個人的安全感。」(S 368)
耶穌為我們立下將自己託付於天主的模式，正如Boff所說：「耶穌的死亡與祂的生命，祂的宣講，以及祂的行動有密切的關係。祂要求人悔改，祂將天主的新形象告訴人，祂對傳統的自由態度，祂對當時有政治、經濟和宗教權力者所發出的先知性的批評，引起了爭論與衝突，其結果導致祂壯烈的死亡。」(B 288)。雖然耶穌並沒有自尋死路或壯烈殉道，但是祂已經清楚看到死亡已伏臥在祂所選擇的自由之路上。祂拒絕改變路線，因為祂將以死來表示祂忠實於對自己生命的憧憬。祂被孤立並遭受排斥，祂甚至向父呼求說：「祢為什麼讓我遭受這一切？祢為什麼棄我不顧？」「當耶穌出於自由意志而接受死亡時，表現出完全的自由，也自由地完成了祂的計劃，當祂以愛來接受死亡時，祂為人類指出了天國的真實意義，祂仍然與歷史中被蹂躪者同行，祂原諒迫害祂的人，在祂歷史性的失敗前，祂將自己交付於天主手中。」(B 289)
由Sobrino所作的反省，我們知道十字架告訴我們自然神學是不够的。誰能想像「天主的存在模式是受苦而不是權威？……被釘在十字架上，毫無能力的主耶穌將基督徒的信仰與其他各種類型的宗教予以區分。基督信仰超過傳統的一神論與傳統的無神論。」(S 371)基督徒神學分享了無神論所說天主奧蹟的隱密性，人無法在十字架的絆脚石上逃避這隱密性，基督神學不能贊同一神論的主張，即是天主是一位完全抽象的、不受歷史影響的至尊無對的天主。
耶穌的死亡使我們面對一個基本問題，按照荷蘭神學家E. Sbhillebeeckx的觀點；或者我們應該說耶穌所宣講的天主是一個幻象，或者我們必須徹底改變我們對天主的了解。「人類歷史 —— 包括其成功，慘敗，幻想以及覺醒 —— 都被生活的天主所提升；祂具有對歷史的最後一句話，並願意人類得救。或許我們能生活在幻覺中，但是我們不能死於幻覺中。這是耶穌復活訊息的中心，祂召喚我們做一個心靈自由的人，努力促進人與人之間的幸福，不要生活在幻覺與理想主義中。」5.

這奧秘的核心是在被遺棄的納匝肋耶穌的心中，天主被釘在十字架上。天主能接受祂對自己仁慈的最好計劃遭到破壞，但是祂不能放棄祂所召選的那一位，那一位在被遺棄時仍緊緊依靠祂的人。耶穌啟示出面臨毁滅而仍堅貞不變的愛，才能給予人心真正的安全。再進一步所達到信徒淨化的境界是言語所不能描述的，然而，耶穌顯示了，所付出的生命與死亡的代價是很值得的。要到達耶穌所稱的「阿爸」—— 神秘的天主，除此之外，別無其他途徑。
作耶穌門徒的自主
Sobrino更喜歡用「跟隨耶穌」或師徒關係這類名詞，而不用「效法基督」一詞。效法基督的觀念引人具有一種不屬於歷史的態度，似乎一個人可將自己與自己目前具體而密切的社會經驗分割，而去摸仿似乎不曾在具體環璄中出現過的耶穌的態度或行為。「跟隨」耶穌指示出耶穌自己的情況與目前基督徒情況的差異。所謂跟隨耶穌是在目前實況中找到一種具體方式來表達耶穌所傳下的使人釋然的憧憬。「師徒關係便是跟隨耶穌的步履，並宣揚天國；這是需要具體的實踐。耶穌及對任何一種以重複口號構成的抽象正統思想。(S 390)
基督徒的存在是「為」天主並「為」人服務。它要將耶穌所宣講對天國的希望生活出來，並與那些將要參與福音喜悅的人分享兄弟之愛。耶穌願意那些與祂相遇的人成為互相依靠，具有責任感的人，而不要成為依賴成性的阿諛者，要等待祂的首肯才敢動一動自己的手指。正如Albert Nolan所說：「耶穌要別人看見祂所看見的，相信祂所相信的……最後，當祂直接面對祂到底具有何種權威的問題時，祂拒絕回答這方面的問題。他期望人們看到祂言行中所表露的真理，而不仰賴任何權威」(N123)。耶穌並不是要別人服從祂；祂要他們服從真理 —— 按照他們個人所獲心靈自由的經驗，並按照自己生活領域擴大所得的肯定，以此而忠實的生活於世間。
Leonardo Boff稱聖子降生為天主新計劃的起點。耶穌知道人具有完全充滿天主的潛能。「降生奧蹟的意義表示，天主以創造置於存有中的可能性，現在已於耶穌身上完全實現……藉着愛，我們能向天主及向別人如此地開放自己，以致我們能完全空虛自己，並以同等程度充滿別人及充滿天主。在耶穌基督身上所發生的事就在於此。在別人身上，在耶穌的兄弟姐妹身上，天主及耶穌向我們作同樣的挑戰：向每件事及每個人越來越開放的挑戰，如此，我們能像基督一樣充滿天主，並與人溝通。」(B 205)
耶穌召叫我們「跟隨」祂，並不是要我們奴隷式被動地依賴祂，或是虛偽地將祂的生活翻版。祂是要我們接受祂的精神，在祂的精神裏，以我們有限及不完全的方式發現自己是天父的兒女。如此我們不會害怕別人與我們不同的地方，也不害怕我們自身的分裂；相反的，我們可以汲取天主無限的潛能，天主常願意這能力藉着我們表達出來。如此，可使神聖奧蹟事實上進入我們之內。「因着降生的奧蹟，我們知道了自己究竟是誰，以及我們未來的終向為何」(B 205)。我們所跟隨的是耶穌的自主權，如同祂一樣，我們發現表達憐憫與希望的唯一方法 —— 在其中人能對天國略窺一瞥，便是實行我們所相信的真理 —— 這種實踐使我們就在那股湧自我們內心的憐憫中發現天主。
這些著作中所蘊含的神修精神是要我們徹底地接受人性，由於耶穌釋放性地臨在人具有身體的精神所有的限制和可能中，再度確保人性的價值。此處對耶穌言行的解釋能幫助我們在面臨困難的忍耐中，在面對失望而掙扎相信中，在超越正義的要求對別人的關切中，能驚喜的看到慈善天主的臨在人性 —— 一位具有身體的靈體 —— 有它許多的限制和可能；耶穌釋放性地臨在於其中，再度確保了它的價值。此處對耶穌言行的解釋能幫助我們在面臨困境的忍耐中，在面對失望而掙扎的相信中，在超越正義要求對別人的關切中，能驚喜地看到慈善天主的臨在。僅僅忍受人存有的艱難，為那些跟隨耶穌的人，也能具有救恩的價值。
或許這種神修的最大挑戰便是召喚基督徒打破個人主義以及消除一種信仰上的不安，即是怕去為我們對一個具有天主和諧的世界最深的夢想去作證。Albert Nolan擧出耶穌的世界與我們的世界有很多相似之處，尤其是在我們都不會有更大的災禍這一方面。耶穌時代的人害怕羅馬的暴力；今天時代的人畏懼核子武器的摧毁。Nolan曾說，假若耶穌的福音一點也不告訴我們如何面對災難，那麽或許我們實在不相信耶穌。
這些新基督論為我們描繪了許多確實由人體驗過的超越性，例如，雖然只有很少的證據，而却仍然固執地相信；雖然有各種各樣的阻碍，但是仍然渴慕天國。耶穌的苦難使我們了解在面對飛逝歲月的真實矛盾中天主對我們的憐愛。Schiliebeeckx以動人的言詞說：「祂像一般人一樣生活在我們中間，祂是黑暗中的光明，而黑暗却沒有勝過祂。我們把祂釘在十字架上。祂死了，也被埋葬了。但是祂相信天主的話，因而由死亡中復活，永不再死……。」6. 我們的信仰證明耶穌的死亡與復活是真實的，而這信仰是由接受，同情及不要的感覺奇異地混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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